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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林彪的阴影http://www.sina.com.cn 1999年2月26日 16:15 《服务导报》    1971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曾发
生一起令世人震惊的“九・一三”事件。28年来，在林彪
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原黄冈县）林家大湾也曾演绎
出无数鲜为人知的新闻轶事。

    林丛旭――三度造访，金石为开

    按林姓房系排列，如今在林家大湾与林彪最亲的只有
林彪大弟弟林育菊之子――林丛旭，又名林二林。

    林丛旭1958年以前随父林育菊在天津医学院读书时，
因失恋而受精神打击后，执意退学回到林家大湾。后来，
院校领导曾两次派人接他返校，都被他拒绝。

    他回到家乡，开始在林家大湾供销社代销店任代销员，
并与附近程德岗一姓马的农村姑娘结婚。因不善经营，两
年供销店亏损400多元。“文革”期间，随着林彪走红，
县委会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任营业员，妻子也安排在区食
品所工作。

    1973年，林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入汉阳大军
山监狱，后转至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春天，
当林丛旭无罪释放回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妻早在他
服刑期间就已带着三个儿子改嫁本县黄州粮管所一名职员。
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幸，促使林丛旭的精神完全错
乱。

    后来，通过大队逐级向上反映，1984年县供销社才按
落实政策又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给29
元生活费。

    据林家大湾人讲，林丛旭酷爱读书，沉默寡言，性格
十分古怪，挑物担水从来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搞两头平
衡；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怪理论，如睡觉时脚高头低倒立着，
他说那样消化慢，少吃饭，能节省粮食。他除了每月上供
销社领一次钱，顺便买点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
一年到头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更不接
待记者采访。

    夏天，他宁愿将房顶的瓦片揭开通风，也不愿意打开
门窗。他尽管性格孤僻，但好打抱不平，为人也很厚道，
不贪财、不受礼、不占便宜，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1993年广州军区一姓陈的军官来湾里同他见了一面，
返回部队后，

    给他寄来300元钱，他给退了回去，后来那人又寄来，
他又退了回去，仅退寄费他就花了15元。

    听了人们的介绍，笔者很想亲眼见见这位“怪人”。
于是就找到了林丛旭堂弟媳童桂珍，请她带路。

    这是一幢极其简陋而又年久失修的平房，土坯砖墙已
垮掉了一块，

    整幢房屋都岌岌可危，门前的杂草有半人来高，窗户
也用几块木板钉死。还好，门没上锁，证明里面有人。童
桂珍“二哥！二哥”叫了几声里面才有答应，经童的再三
请求，屋里人才将门打开。只见一位身材瘦高，满头银发，
皮肤白净，五官、脸型和两刷浓重而短促的剑眉的老人，
乍一看，酷似晚年的林彪，这便是林丛旭。开门后，尽管
我们反复说明来意，但他仍然连声说道：“心情不好，免
谈！”完全是一副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样子。一个月后的星
期天，笔者第二次来到林家大湾，并找到了丛旭的堂弟林
丛章，叫他出面帮我们叫门说情，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
当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正逢他开门倒水，这时，笔者
一边同他套近乎，一边侧身进入室内。通过采取有意识地
闲侃和引导，他在无意之中透露了许多守口如瓶的秘闻。

    林立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当林彪发迹、鼎盛，林家大湾“香火”兴旺之际，他
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回到老家。而林彪折戟沉沙、命丧黄
泉、臭名昭著的时候，他那两个坎坷辛酸的女儿却先后踏
上了黄冈这片陌生的故土。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位神色忧郁的中年妇女乘
客车来到林家大湾，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山山水水。湾里人
好生奇怪，后经村里的长者林玉彬老人反复询问，才得知
她就是当年“帅府千金”，原《空军报》副总编林立衡，
又名林豆豆。

    林立衡1944年早产于延安，问世时体重仅有3斤半，
因战乱，开始

    叶群把刚刚降世的豆豆胡乱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
姓抚养，后听说那户是地主，又将孩子要了回来，后来还
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

    1945年秋天，叶群抱着立衡，怀着立果，跟随林彪转
战太行山区，

    在过平汉路时，十几名高级将领均被敌人冲散，叶群
吓得把立衡扔进炮弹坑里，一马夫见了忙将立衡拾起来，
放在马鞍子下面兜着走，后来还是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挑着
上东北。立衡长大后，与妈妈叶群关系一直较紧，而在感
情上，则与爸爸林彪更亲近。

    1971年8月，经人牵线搭桥， 她同湖南省邵阳市一铁
匠的儿子张清霖建立恋爱关系。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和男友张清霖先后都被
带到当时的政治局驻地――北京玉泉山，作一般关押审查。
1974年3月，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被升级为
林彪死党待遇，被迫交代林彪为她书赠“笑一笑十年少”
“天马行空”的反动涵义，并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
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和精神折
磨，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 
两年多的关押和审查，使30岁的林立衡头发落了一半，牙
齿也掉了6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 后来，她斗胆向毛主
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 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
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
话，通知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在开封农场，夫妻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
5亩地。春耕

    时节，立衡在前边牵牛，清霖在后面扶犁，晴天一身
汗，雨天一身泥，

    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小两口并不绝望。

    1975年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重新分配在河南郑
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
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鉴于林立衡体质太差，夫
妻俩决定不要孩子，分厂领导班子就安排她主管计划生育
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尽管夫妻俩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
还是感到缺点什么：觉得家里没有孩子，总是显得冷冷清
清。于是，林立衡就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
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两个
侄女一来，小家庭立刻充满了生机。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
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
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
间厕所，盛夏时节，每天还可淋俗。

    1987年8月那次来湖北黄冈林彪故里造访，林立衡对
林家大湾的山

    川草木感到既陌生又神秘。每经过一个与林家有关的
景物和地段，她都要默默地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似乎在
辨认历史的物证，又似乎将故里的一草一木加深印象。在
乡亲们的道别下，她披着暮色，默默地依依离去，独自乘
车返回了河南郑州。

    回到北京以后，他们的生活十分安逸，为不引人注意，
林立衡改名为路漫。

    据不久前上北京探望过林立衡和林丛琳的林丛旭介绍：
立衡和丛琳她们现在的情况都较好，立衡住在单位宿舍的
6楼，她身体很不好，头发、牙齿掉了不少，显得有些苍
老，张清霖身体还可以，立衡和丛琳都不愿别人认出她们
……

    林丛琳――一捧故土几多情愫

    林丛琳是林彪同前妻刘新民1940年在苏联疗养时所生。

    解放前夕，她同母亲一道回到东北。1958年冬天，正
读中学的林丛琳利用寒假上北京看望生父林彪，因她与后
妈叶群及两个异母弟妹林丛虎（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
豆）很少相处，故在感情上也格格不入，而林彪对她也不
太关心。叶群更是心怀忌异，时刻防备她和林彪单独接触，
然而，机灵的丛琳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悄悄接近林彪。一
天，她突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刘新民的合影照片送给林彪看，
不仅遭受到林彪的冷眼，还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
般地从丛琳手中抢过照片，三下两下撕得粉碎，使一颗纯
洁的少女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林丛琳是一位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她在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就当上了被“中央文革”挂上号的保
守派组织――哈军工学院“八八团”的头头。叶群和林彪
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丛琳脱
离父女关系，并宣布林丛琳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
人负责。为免除后患，接着林彪又用飞机将丛琳从学院骗
到大西北的甘肃插队落户。

    林丛琳是一位十分倔犟的姑娘，对林彪和叶群的压制
她决不屈服，

    后来，硬是从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深处跑了出
来。

    就在林丛琳有家难归之际，她思来想去，一口气跑到
广州，投身

    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将军的门下。

    丁盛将军送她去了部队。从此，林丛琳不仅成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军人，同时也成了丁家的“编外”家
庭成员。

    “九・一三”事件后，丛琳并未逃脱政治上的冲击，
同样被隔离审查，同样饱受欺凌和折磨，身心俱伤……

    就是这位备受苦难的姑娘，1989年10月，她也来到林
家大湾，拜访了老家故土。

    在林彪旧居遗址和伯父林庆佛早年开办的布厂前，林
丛琳久久伫立，思绪万千。然后，在旧居遗址林彪降生的
那块地上挖了一捧黄土，用手帕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揣
进怀里。据林丛章讲，此时的丛琳已身患乳腺癌，这次只
身返回故里，也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了却作为林彪女儿的一
个夙愿。

    历经磨难的林丛琳现在过得还好吗？

    据林丛琳的堂兄弟丛旭介绍：丛琳性情开朗，跟她的
母亲刘新民（又名张梅）相似，原患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
己痊愈，现在身体尚好。她丈夫应守贤，浙江省义乌市人，
1987年正团级干部转业，后在北京一个工业公司从事工会
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从事
铁道工作，一个正在上大学，应守贤对丛琳很好，很体贴。

    70年代后期，丛琳的母亲刘新民从哈尔滨迁到北京，
在中国人民

    年。从小缺少母爱，又失去了父爱的林丛琳，最终获
得了一份母爱。

    “九・一三”事件不仅使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破灭，
同时，也给林彪的亲属留下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通过实践
的甄别和岁月的磨炼，如今，他们早已摆脱时代的阴影，
走出历史的怪圈，正与我们一道，迈步走向新世纪。 